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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 静心录（上） 

静心录之一 文录一 

始正德己巳至庚辰与辰中诸生己巳

谪居两年，无可与语者。归途乃得诸友，何幸何幸！

方以为喜，又遽尔别去，极怏怏也。绝学之余，求道者少；

一齐众楚，最易摇夺。自非豪杰，鲜有卓然不变者。诸友

宜相砥砺夹持，务期有成。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，皆

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，以来世俗之谤，是以往往隳堕无

立，反为斯道之梗。

诸友宜以是为鉴，刊落声华，务于切己处着实用力。

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，非欲坐禅入定。盖因吾辈平日

为事物纷拿，未知为己，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。

明道云：

“才学便须知有着力处，既学便须知有着力处。”诸

友宜于此处着力，方有进步，异时始有得力处也。“学要

鞭辟近里着己”、“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”、“为名与为

利，虽清浊不同，在其利心则一”、“谦受益”、“不求

异于人，而求同于理”，数语宜书之壁间，常目在之。举

业不患妨功，惟患夺志。只如前日所约，循循为之，亦自

两无相碍。所谓知得洒扫应对，便是精义入神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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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徐成之 辛未

汝华相见于逆旅，闻成之启居甚悉；然无因一面，徒

增悒怏。吾乡学者几人，求其笃信好学如吾成之者谁欤？

求其喜闻过，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谁欤？过而莫吾告也，

学而莫吾与也，非吾成之思而谁思欤？嗟吾成之，幸自爱

重！自人之失其所好，仁之难成也久矣。向吾成之在乡党

中，刻厉自立，众皆非笑，以为迂腐，成之不为少变。仆

时虽稍知爱敬，不从众非笑，然尚未知成之之难得如此也。

今知成之之难得，则又不获夕相与，岂非大可憾欤！修己

治人，本无二道。

政事虽剧，亦皆学问之地，谅吾成之随在有得。然何

从一闻至论，以洗凡近之见乎！爱莫为助。近为成之思进

学之功，微觉过苦。先儒所谓志道恳切，固是诚意；然急

迫求之，则反为私己，不可不察也。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

行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，则义理自熟。孟子所谓“勿忘勿

助。深造自得”者矣。学问之功何可缓，但恐着意把持振

作，纵复有得，居之恐不能安耳。

成之之学，想亦正不如此。以仆所见，微觉其有近似

者，是以不敢不尽。亦以成之平时之乐闻，且欲以是求教

也。

答黄宗贤应原忠

辛未昨

晚言似太多，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。其间以造诣未

熟，言之未莹则有之，然却自是吾侪一段的实工夫。思之

未合，请勿轻放过，当有豁然处也。圣人之心，纤翳自无

所容，自不消磨刮。若常人之心，如斑垢驳杂之镜，须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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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刮磨一番，尽去其驳蚀，然后纤尘即见，才拂便去，亦

自不消费力。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。若驳杂未去，其间固

自有一点明处，尘埃之落，固亦见得，亦才拂便去。至于

堆积于驳蚀之上，终弗之能见也。 

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，幸弗以为烦难而疑之也。凡人

情好易而恶难，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，在识破后，自

然不见其难矣。 

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，亦见得耳。向时未见得向

里面意思，此工夫自无可讲处。今已见此一层，却恐好易

恶难，便流入禅释去也。昨论儒释之异，明道所谓�敬以
直内�则有之，�义以方外�则未。毕竟连�敬以直内�亦不是
者，已说到八九分矣。 

答汪石潭内翰

辛未 

承批教。连日疮甚，不能书，未暇请益。来教云�昨
日所论乃是一大疑难。�又云�此事关系颇大，不敢不言。�
仆意亦以为然，是以不能遽已。夫喜怒哀乐，情也。既曰

不可，谓未发矣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则是指其本体而言，

性也。斯言自子思，非程子而始有。执事既不以为然，则

当自子思《中庸》始矣。喜怒哀乐之与思与知觉，皆心之

所发。心统性情。性，心体也；情，心用也。程子云�心，
一也。有指体而言者，寂然不动是也；有指用而言者，感

而遂通是也。�斯言既无以加矣，执事姑求之体用之说。
夫体用一源也，知体之所以为用，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矣。

虽然，体微而难知也，用显而易见也。执事之云不亦宜乎？

夫谓�自朝至暮，未尝有寂然不动之时�者，是见其用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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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其所谓体也。君子之于学也，因用以求其体。凡程子所

谓�既思�，既是已发；既有知觉，既是动者。皆为求中于
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者言也，非谓其无未发者也。朱子于未

发之说，其始亦尝疑之，今其集中所与南轩论难辩析者，

盖往复数十而后决，其说则今之《中庸》《注疏》是也。

其于此亦非苟矣。独其所谓�自戒惧而约之，以至于至静
之中；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�者，亦若过于剖
析。而后之读者遂以分为两节，而疑其别有寂然不动、静

而存养之时，不知常存戒慎恐惧之心，则其工夫未始有一

息之间，非必自其不睹不闻而存养也。吾兄疑且于动处加

工，勿使间断。动无不和，即静无不中。而所谓寂然不动

之体，当自知之矣。未至而揣度之，终不免于对答说相轮

耳。然朱子但有知觉者在，而未有知觉之说，则亦未莹。

吾兄疑之，盖亦有见。但其所以疑之者，则有因噎废食之

过，不可以不审也。君子之论，苟有以异于古，姑毋以为

决然，宜且循其说而究之，极其说而果有不达也，然后从

而断之，是以其辩之也明，而析之也当。盖在我者，有以

得其情也。今学如吾兄，聪明超特如吾兄，深潜缜密如吾

兄，而犹有未悉如此，何邪？吾兄之心，非若世之立异自

高者，要在求其是而已，故敢言之无讳。有所未尽，不惜

教论；不有益于兄，必有益于我也。 
寄诸用明

辛未 
得书，足知迩来学力之长，甚喜！君子惟患学业之不

修，科第迟速，所不论也。况吾平日所望于贤弟，固有大

于此者，不识亦尝有意于此否耶？便中时报知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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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阳诸侄闻去岁皆出投试，非不喜其年少有志，然私

心切不以为然。不幸遂至于得志，岂不误却此生耶！凡后

生美质，须令晦养厚积。天道不翕聚，则不能发散，况人

乎？花之千叶者无实，为其华美太发露耳。诸贤侄不以吾

言为迂，便当有进步处矣。 

书来劝吾仕，吾亦非洁身者，所以汲汲于是，非独

以时当敛晦，亦以吾学未成。岁月不待，再过数年，精神

益弊，虽欲勉进而有所不能，则将终于无成。皆吾所以势

有不容已也。但老祖而下，意皆不悦，今亦岂能决然行之？

徒付之浩叹而已！ 

答王虎谷 

辛未 

承示：别后看得一性字亲切。孟子云：�尽其心者，
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�此吾道之幸也，喜慰何
可言！�弘毅�之说极是。但云�既不可以弃去，又不可以
减轻；既不可以住歇，又不可以不至�，则是犹有不得已
之意也。不得已之意与自有不能已者，尚隔一层。程子云：

�知之而至，则循理为乐，不循理为不乐。�自有不能已者，
循理为乐者也。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。知性则知仁矣。

仁，人心也。心体本自弘毅，不弘者蔽之也，不毅者累之

也。故烛理明则私欲自不能蔽累；私欲不能蔽累，则自无

不弘毅矣。弘非有所扩而大之也，毅非有所作而强之也，

盖本分之内，不加毫末焉。曾子�弘毅�之说，为学者言，
故曰�不可以不弘毅�，此曾子穷理之本，真见仁体而后有
是言。学者徒知不可不弘毅，不知穷理，而惟扩而大之以

为弘，作而强之以为毅，是亦出于一时意气之私，其去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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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尚远也。此实公私义利之辩，因执事之诲而并以请正。 

 

与黄宗贤

辛未 

所喻皆近思切问，足知为功之密也，甚慰！夫加诸

我者，我所不欲也，无加诸人；我所欲也，出乎其心之所

欲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所强，勿施于人，则勉而后能：此

仁恕之别也。然恕，求仁之方，正吾侪之所有事也。子路

之勇，而夫子未许其仁者，好勇而无所取裁，所勇未必皆

出天理之公也。事君而不避其难，仁者不过如是。然而不

知食辄之禄为非义，则勇非其所宜，勇不得为仁矣。然勇

为仁之资，正吾侪之所尚欠也。鄙见如此，明者以为何如？

未尽，望便示。 

二 

壬申 

使至，知近来有如许忙，想亦因是大有得力处也。仆

到家，即欲与曰仁成雁荡之约，宗族亲友相牵绊，时刻弗

能自由。五月终，决意往；值烈暑，阻者益众且坚，复不

果。时与曰仁稍寻傍近诸小山，其东南林壑最胜绝处，与

数友相期，侯宗贤一至即往。又月余，曰仁凭限过甚，乃

翁督促，势不可复待。乃从上虞人四明，观白水，寻龙溪

之源，登杖锡，至于雪窦，上千丈岩以望天姥、华顶，若

可睹焉。欲遂从奉化取道至赤城，适彼中多旱，山田尽龟

裂，道傍人家旁徨望雨，意惨然不乐，遂从宁波买舟还余

姚。往返亦半月余，相从诸友亦微有所得，然无大发明。

其最所歉然，宗贤不同兹行耳！归又半月，曰仁行去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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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时已十余日。思往时在京，每恨不得还故山，往返当益

易，乃今益难。自后精神意气当日不逮前，不知回视今日，

又何如也！念之可叹可惧！留居之说，竟成虚约。亲友以

曰仁既往，催促日至，滁阳之行，难更迟迟，亦不能出是

月。闻彼中山水颇佳胜，事亦闲散。宗贤有惜阴之念，明

春之期，亦既后矣。此间同往者，后辈中亦三四人，习气

已深，虽有美质，亦消化渐尽。此事正如淘沙，会有见金

时，但目下未可必得耳。 

三 

癸酉 

滁阳之行，相从者亦二三子；兼复山水清远，胜事

闲旷，诚有足乐者。故人不忘久要，果能乘兴一来耶？得

应原忠书，诚如其言，亦大可喜。牵制文义，自宋儒已然，

不独今时。学者遂求脱然洗涤，恐亦甚难，但得渐能疑辩，

当亦终有觉悟矣。自归越后，时时默念年来交游，益觉人

才难得，如原忠者，岂易得哉！京师诸友，迩来略无消息。

每因已私难克，辄为诸友忧虑一番。诚得相聚一堂，早晚

当有多少砥砺切磋之益！然此在各人，非可愿望得。 

四 

癸酉 

春初，姜翁自天台来，得书，闻山闻况味，悬企之极；

且承结亭相待，既感深谊，复愧其未有以副也。甘泉丁乃

堂夫人忧，近有书来索铭，不久且还增城。道途邈绝，草

亭席虚，相聚尚未有日。仆虽相去伊迩，而家累所牵，迟

迟未决，所举遂成北山之移文矣。应原忠久不得音问，想

数会聚？闻亦北上，果然否？此间往来极多，友道则实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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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。敦夫虽住近，不甚讲学；纯甫近改北验封，且行；曰

仁又公差未还；宗贤之思，靡日不切！又得草堂报，益使

人神魂飞越，若不能一日留此也，如何如何！去冬解册吏

到，承欲与原忠来访，此诚千里命驾矣，喜慰之极！日切

瞻望，然又自度鄙劣，不足以承此。曰仁人夏当道越中来

此，其时得与共载，何乐如之！ 

五 

癸酉 

书来，及纯甫事，恳恳不一而足，足知朋友忠爱之至。

世衰俗降，友朋中虽平日最所爱敬者，亦多改头换面，持

两端之说，以希俗取容，意思殊为衰飒可悯。若吾兄真可

谓信道之笃而执德之弘矣，何幸何幸！仆在留都，与纯甫

住密迩，或一月一见，或间月不一见，辄有所规切，皆发

于诚爱恳恻，中心未尝怀纤毫较计。纯甫或有所疏外，此

心直可质诸鬼神。其后纯甫转官北上，始觉其有恝然者。

寻亦痛自悔责，以为吾人相与，岂宜有如此芥蒂，却有堕

入世间较计坑陷中，亦成何等胸次！当下冰消雾释矣。其

后人言屡屡而至，至有为我愤辞厉色者。仆皆惟以前意处

之，实是未忍一日而忘纯甫。盖平日相爱之极，情之所钟，

自如此也。旬日间复有相知自北京来，备传纯甫所论。仆

窃疑有浮薄之徒，幸吾党间隙，鼓弄交构，增饰其间，未

必尽出于纯甫之口。仆非矫为此说，实是故人情厚，不忍

以此相疑耳。仆平日之厚纯甫，本非私厚；纵纯甫今日薄

我，当亦非私薄。然则仆未尝厚纯甫，纯甫未尝薄仆也，

亦何所容心于其间哉！往往见世俗朋友易生嫌隙，以为彼

盖苟合于外，而非有性分之契，是以如此，私窃叹悯。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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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吾党数人，纵使散处敌国仇家，当亦断不至是。不谓今

日亦有此等议论，此亦惟宜自反自责而已。孟子云：�爱
人不亲反其仁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�自非履涉亲
切，应未识斯言味永而意恳也。 
仆近时与朋友论学，惟说�立诚�二字。杀人须就咽喉

上着刀，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，自然笃实光辉。

虽私欲之萌，真是洪炉点雪，天下之大本立矣。若就标末

妆缀比拟，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辩者，适足以为长傲遂非之

资，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，而不知陷于狠戾险嫉，亦诚可

哀也已！以近事观之，曾见得吾侪往时所论，自是向里。

此盖圣学的传，惜乎沦落湮埋已久；往时见得，犹自恍惚，

仆近来无所进，只于此处看较分晓，直是痛快，无复可疑。

但与吾兄别久，无告语处耳。原忠数聚论否？近尝得渠一

书，所见迥然与旧不同，殊慰殊慰！今亦寄一简，不能详

细，见时望并出此。归计尚未遂，旬月后且图再举。会其

蔚定，临楮耿耿。 
六 
丙子 

宅老数承远来，重以嘉贶，相念之厚，愧何以堪！令

兄又辱书惠，礼恭而意笃，意家庭旦夕之论，必于此学有

相发明者，是以波及于仆。喜幸之余，愧何以堪！别后工

夫，无因一扣，如书中所云，大略知之。�用力习熟，然
后居山�之说，昔人尝有此，然亦须得其源。吾辈通患，
正如池面浮萍，随开随蔽。未论江海，但在活水，浮萍即

不能蔽。何者？活水有源，池水无源，有源者由己，无源

者从物。故凡不息者有源，作辍者皆无源故耳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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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

戊寅 

得书，见相念之厚，所引一诗尤恳恻至情，读之既

感且愧，几欲涕下。人生动多牵滞，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脱

然也，奈何奈何！近收甘泉书，颇同此憾。士风日偷，素

所目为善类者，亦皆雷同附和，以学为讳。吾人尚栖栖未

即逃避，真处堂之燕雀耳。原忠闻且北上，恐亦非其本心。

仕途如烂泥坑，勿入其中，鲜易复出。吾人便是失脚样子，

不可不鉴也。承欲枉顾，幸甚幸甚！好事多阻，恐亦未易

如愿，努力图之！笼中病翼，或能附冥鸿之末而归，未可

知也。 

与王纯甫 

壬申 

别后，有人自武城来，云纯甫始到家，尊翁颇不喜，

归计尚多抵牾。始闻而惋然，已而复大喜。久之，又有人

自南都来者，云�纯甫已莅任，上下多不相能�。始闻而惋
然，已而复大喜。吾之惋然者，世俗之私情；所为大喜者，

纯甫当自知之，吾安能小不忍于纯甫，不使动心忍性，以

大其所就乎？譬之金之在冶，经烈焰，受钳锤，当此之时，

为金者甚苦；然自他人视之，方喜金之益精炼，而惟恐火

力锤煅之不至。既其出冶，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炼之有成矣。

某平日亦每有傲视行辈、轻忽世故之心，后虽稍知惩创，

亦惟支持抵塞于外而已。及谪贵州三年，百难备尝，然后

能有所见，始信孟氏�生于忧患�之言非欺我也。尝以为�君
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

行乎贫贱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；故无人而不自得。�后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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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子，亦当素其位而学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，学处乎富

贵；素贫贱患难，学处乎贫贱患难；则亦可以无人而不自

得。向尝为纯甫言之，纯甫深以为然，不番迩来用力却如

何耳。 

近日相与讲学者，宗贤之外，亦复数人，每相聚辄叹

纯甫之高明。今复遭时磨励若此，其进益不可量，纯甫勉

之！ 

汪景颜近亦出宰大名，临行请益，某告以变化气质。

居常无所见，惟当利害，经变故，遭屈辱，平时愤怒者到

此能不愤怒，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，始是能有得

力处，亦便是用力处。天下事虽万变，吾所以应之不出乎

喜怒哀乐四者。此为学之要，而为政亦在其中矣。景颜闻

之，跃然如有所得也。甘泉近有书来，已卜居萧山之湘湖，

去阳明洞方数十里耳。书屋亦将落成，闻之喜极。诚得良

友相聚会，共进此道，人间更复有何乐！区区在外之荣辱

得丧，又足挂之齿牙间哉？ 

二 

癸酉 

纯甫所问，辞则谦下，而语意之间，实自以为是矣。

夫既自以为是，则非求益之心矣。吾初不欲答，恐答之亦

无所入也。故前书因发其端，以俟明春渡江而悉。既而思

之，人生聚散无常，纯甫之自是，盖其心尚有所惑而然，

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为自是以要我者，吾何可以遂已？故

复备举其说以告纯甫。 

来书云�学以明善诚身，固也。但不知何者谓之善？
原从何处得来？今在何处？其明之之功当何如？人头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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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如？与诚身有先后次第否？诚是诚个甚的？此等处细

微曲折，仅欲扣求启发，而因献所疑，以自附于助我者。�
反复此语，则纯甫近来得力处在此，其受病处亦在此矣。

纯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说，而未尝实加克治之功，故未能动

静合一，而遇事辄有纷扰之患。今乃能推究若此，必以渐

悟往日之堕空虚矣。故曰纯甫近来用功得力处在此。然已

失之支离外驰而不觉矣。夫心主于身，性具于心，善原于

性，孟子之言性善是也。善即吾之性，无形体可指，无方

所可定，无岂自为一物，可从何处得来者乎？故曰受病处

亦在此。纯甫之意，盖未察夫圣门之实学，而尚狃于后世

之训诂，以为事事物物，各有至善，必须从事事物物求个

至善，而后谓之明善，故有�原从何处得来，今在何处�
之语。纯甫之心，殆亦疑我之或堕于空虚也，故假是说以

发我之蔽。吾亦非不知感纯甫此意，其实不然也。夫在物

为理，处物为义，在性为善，因所指而异其名，实皆吾之

心也。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，心外无义，心外

无善。吾心之处事物，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，谓之善，非

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。处物为义，是吾心之得其宜也，

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。格者，格此也；致者，致此也，必

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，是离而二之也。伊川所云�才用
彼即晓此�，是犹谓之二。性无彼此，理无彼此，善无彼
此也。纯甫所谓�明之之功当何如？人头处当何如？与诚
身有先后次第否？诚是诚个甚的？�且纯甫之意，必以明
善自有明善之功，诚身又有诚身之功也。若区区之意，则

以明善为诚身之功也。夫诚者，无妄之谓。诚身之诚，则

欲其无妄之谓。诚之之功，则明善是也。故博学者，学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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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；审问者，问此也；慎思者，思此也；明辩者，辩此也；

笃行者，行此也。皆所以明善而为诚之之功也。故诚身有

道，明善者，诚身之道也；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非明

善之外别有所谓诚身之功也。诚身之始，身犹未诚也，故

谓之明善；明善之极，则身诚矣。若谓自有明善之功，又

有诚身之功，是离而二之也，难乎免于毫厘千里之谬矣。

其间欲为纯甫言者尚多，纸笔未能详悉。尚有未合，不妨

往复。 

三 

甲戌 

得曰仁书，知纯甫近来用功甚力，可喜可喜！学以明

善诚身，只兀兀守此昏昧杂扰之心，却是坐禅入定，非所

谓�必有事焉�者矣。圣门宁有是哉？但其毫厘之差，千里
之谬，非实地用功，则亦未易辩别。后世之学，琐屑支离，

正所谓采摘汲引，其间亦宁无小补？然终非积本求原之

学。句句是，字字合，然而终不可人尧舜之道也。 
四 
甲戌 
屡得汪叔宪书，又两得纯甫书，备悉相念之厚，感愧

多矣！近又见与曰仁书，贬损益至，三复赧然。夫趋向同

而论学或异，不害其为同也；论学同而趋向或异，不害其

为异也。不能积城反躬而徒腾口说，此仆往年之罪，纯甫

何尤乎？因便布此区区，临楮倾念无已。 
寄希渊 
壬申 

所遇如此，希渊归计良是，但稍伤急迫。若再迟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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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，托疾而行，彼此形迹泯然，既不激怒于人，亦不失

己之介矣。圣贤处末世，待人应物，有时而委曲，其道未

尝不直也。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，亦非仁人忠恕恻怛

之心。希渊必以区区此说为大周旋，然道理实如此也。区

区叨厚禄，有地方之责，欲脱身潜逃固难。若希渊所处，

自宜进退绰然，今亦牵制若此，乃知古人挂冠解绶，其时

亦不易值也。 

二 

壬申 

向得林苏州书，知希颜在苏州，其时守忠在山阴矣。

近张山阴来，知希颜已还山阴矣。而守忠又有金华之出。

往岁希颜居乡而守忠客祁，今兹复尔，二友之每每相违，

岂亦有数存焉邪！为仁由己，固非他人所能与。而相观砥

砺之益，则友诚不可一日无者。外是子雍、明德辈相去数

十里，决不能朝夕继见，希颜无亦有独立无与无叹欤？曩

评半圭，诚然诚然。方今山林枯槁之士，要亦未可多得，

去之奔走声利之场者则远矣。人品不齐，圣贤亦因材成就。

孔门之教，言人人殊，后世儒者始有归一之论，然而成德

达材者鲜，又何居乎？希颜试于此思之，定以为何如也？  

三 

癸酉 

希颜茕然在疚，道远因一慰。闻友朋中多言希颜孝心

纯笃，哀伤过节，其素知希颜者，宜为终身之慕。毋徒毁

伤为也！ 

守忠来，承手札喻及出处，此见希颜爱我之深，他人

无此也。然此义亦惟希颜有之，他人无此也。牵于世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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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即日引决，为愧为作，然亦终须如希颜所示耳。患难

忧苦，莫非实学。今虽倚庐，意思亦须有进。向见季明德

书，观其意向甚正，但未及与之细讲耳。�学问之道无他，
求其放心而已�，盖一言而足。至其功夫节目，则愈讲而
愈无穷者。孔子犹曰�学之不讲，是吾忧也�，今世无志于
学者无足言，幸有一二笃志之士，又为无师友之讲明，认

气作理，冥悍自信，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，斯诚可哀矣。 
读《礼》之余，与明德相论否？幸以其所造者示知。

某无大知识，亦非好为人言者。顾今之时，人心陷溺已久，

得一善人，惟恐其无成。期与诸君共明此学，固不以自任

为嫌而避之。譬之婚姻，聊为诸君之媒妁而已。乡里后进

中有可言者，即与接引，此本分内事，勿谓不暇也。 
楼居已完否？胡口之出非得已，然其间亦有说。闻

朋友中多欲希颜高尚不出，就中亦须权其轻重。使亲老饘

粥稍可继，则不必言高尚，自不宜出。不然，却恐正其私

心，不可不察也。 
四 
己卯 

正月初二得家信，祖母于去冬十月背弃，痛割之极！

縻于职守，无由归遁。今复恳疏，若终不可得，将遂为径

往之图矣。 
近得郑子冲书，闻与当事者颇相抵牾。希渊德性谦厚

和平，其于世间荣辱炎凉之故，视之何异飘风浮霭，岂得

尚有芥蒂于其中耶！即而询之，果然出于意料之外，非贤

者之所自取也。虽然，�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，则君
子必自反曰�我必无礼。�自反而有礼，又自反曰 �我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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